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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天气院今天多云到阴袁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袁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遥 明天多云袁午后局部阵雨或雷雨遥 今天气
温院25~32益遥 明天气温院25~32益遥 市区风力院今天偏南风5~6级阵风7级遥 明天偏南风5~6级阵风7级袁明天夜里增强
到6级阵风7~8级遥 今天蓝天指数为院四级袁有可能出现蓝天遥 今天紫外线指数为院二级袁可以适当采取防护措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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蔷薇花开
□陈梦圆

与环卫工老弟
交识记事

□汪国华

两个多月前，在我们小区门

前那条海天大道边的人行道

上，见到一名环卫工，弓着背，

缩着身，正低头用力清扫满地
落叶。似与我年龄相仿。我掏出

手机拍起这景象。他抬头见我

在拍他，笑了笑，依然清扫。我

问他多大了。他说，老人了。这

是我们第一次交谈。

第二天，10点多，我在公园
活动完手脚回家，见他坐在我

们小区边人行道绿化带的石沿
上，正在就餐。他咬着淡包，然

后拿起玻璃瓶，从里面夹筷咸

菜，而后端起纸盒盛的白米粥
喝几口。我随手拍几张，便和他

聊起来。他告诉我，他姓陈，是

阜阳人，20多年前就来到舟山
打工，干过很多活，在舟山城区

人力三轮车清退政策出台后，

转为环卫工。现在住在黄土岭，

早上4点起床，5点多从黄土岭
过来，他负责打扫的是我们小
区外面两个车站站点那一条路

的卫生。

我一直认为，我们身边的

每一个工作、每一份劳动都是
可敬的。环卫工人每天辛勤地

美化着我们的城市，没有他们

就没有我们干净整洁的环境。

这条路上最主要的垃圾
是残枝落叶。行道树樟树四季

常青，却四季换叶，天天有枝

叶落下。早上出去活动，就看

到他从人行道扫到自行车道。

他清扫起劲、用力、专注，挥扫

帚像使大刀那样有法。那天看

他双手各拿一把扫帚合力同
用，推扫垃圾，很有点双刀大

将的味道。

那一夜风雨大作，早上依

然细雨淋漓。我带着雨伞出去
散步，出了小区大门，见人行道

上残枝、落叶一地狼藉。艰难

行进了十几米后，见他罩着白

色透明雨衣在前面路段清扫

着。我散步返回，雨早已停了。

这一片路面已干干净净，看着

都舒服。

10点出门，见他就坐在人

行道的石沿上，吃中饭。那辆清

扫工具车停在树荫下，已整理

得很整洁，物箱、畚箕、拖把整

齐排放在车厢中，几把扫帚像

长柄大刀似竖插在车厢前端，

扫帚竹丝朝上展开，像一面旗

子，很有气势的样子。驻足与他

聊天。他中午吃的是四个淡包，

4元钱；一碗白粥，2元钱，小吃

点买的。小菜自己带的，今天带

的是早上做的包心菜粉丝，这

样省钱。他说话语气硬朗，声音

有点沙哑。互报属相后，他笑着

称呼我为“大哥”，于是他就成

了我“老弟”。

老弟吃好饭，从扎在身上

的腰包里拿出烟盒，递给我烟。

我不抽烟。他点燃烟，说，我没

办法，不抽烟就困，老了，干不

动了，一天要抽三包烟，才可以

坚持。我说，你该休息了，有社

保吗？他说，社保没买；也想过

回老家去给厂家看门，可现在

缺环卫工，他就想着等单位招
到人了离开。老弟的心里还装
着大局。

他这时注意到了我背着的
那个有六道拉链口的黑色帆
布大腰包，指着说，这包好，实

用；指着他自己的腰包说，装

不了东西了，有点坏啦。确实，

他的包已经有两根拉链坏了。

我就提议给他网购一个跟我
一样的腰包。他笑了笑说，我

给你钱。

收到包，却比我的包小了
点，只有四条拉链。是我眼拙，

没看清网上的图像。我把包给

他，他一定要付钱，硬硬地说，

不收钱就不要。第二天，我见他

腰间依然扎着原来的包。一问，

新的包有点小，前面的一层放

不下手机。

第二天，我背起旧的大黄

包，把那个黑包掏空交给他，他

又非要付钱不可，说亲兄弟都

明算账。于是他的腰间就有了
这个黑色的新腰包。

每次路上碰到，我们都会

说上几句。那天，他说要留个

联系电话，万一什么时候，他

不干了回家了，以便联系。我

们就互留了电话，当然，这号

码没用过。

那天早上，我出门早了点，

没想到那条人行道已打扫得干
干净净。抬眼见身着橘红色工
作服的他在前面路口，看见我，

打了声招呼，告知我：今天上面

来卫生检查，于是他就早早过
来，已完成第一遍打扫，休息一

会，等会开始第二遍。看来他今

天的工作量翻倍了。环卫工人

确实辛苦。

前些天，去安徽歙县三潭
游历，观看枇杷节盛况。一艘

艘小舟划开新安江的碧波运
送枇杷的别致，一众众果农肩

担手提着一篮篮枇杷上市的
壮观，令我陶醉在这殊胜的景

象中。忽然手机铃声喧响，急

忙取出一看，是这位老弟的。

一个硬朗高直而有点沙哑的
声音传出来：“大哥，你在哪？

怎么啦？”我以为他要回乡了。

急忙问询，他说：“没有啊。只

是这几天没看到你，想你了。”

我急忙把我的行踪告诉他，他

就开心地问候着，高声地应答

着，结束了通话。人到古稀还

有人想，应该是乐事一桩，老

弟有点人情味啊。

从三潭返回，带了点枇杷

回来，送了几颗让他尝尝味道。

第二天上午，我散步回来，

他却拿着一瓶冰红茶非要我
收下，说，礼尚往来，情谊长

存。呵呵，礼仪之交，人性之

尚，在我们底层百姓之中依然
流淌……

闲暇时总想找“事”来打发时间，抬头看到

盛开的蔷薇，鲜嫩鲜嫩地攀绕在墙角。也许花看

多了，总担心它会枯萎，仿若花里有人间，一岁

一枯荣。

忆起儿时的种种，时光里总是带着花香的
味儿，这是来自我家的花店，花店不大，却承载

着曾经的回忆，每天我在花香的空气里睁开双
眼，点染一天的五彩斑斓。

花店是妈妈和小姨一起开的。为了保证质

量，妈妈和小姨隔天会去上海进花，花的种类，

客户的喜好，花的保鲜时间……都被妈妈和小

姨记在账本上。每到这个季节，蔷薇会摆满花

店，放假的时节，我留守在花店等着妈妈和小姨

回来。

“小囡，那边的花儿浇了吗？”

“浇过了，花快开了哟！”

赶紧醒花、插瓶、培育，大概从那时起，我总

想为家里做点什么，分担母亲和小姨的辛苦。无

数个记忆里回荡着这样的对话，那是我在上海

对家乡的思念与眷恋。

我家住在嵊泗洋山的小街巷，洋山很小，婚

丧嫁娶红白喜事都离不开花的陪伴，一株花的

长成更像是人的一生，绽放着来，枯萎着去，也

因为有绽放，所以不负时光。

近段时间接到母亲几通电话，家里的花店

生意不好，想把门店关了，我说再等等。不知是

祈盼还是告慰时光，在上海工作的这些年，附近

的花店我总会去逛逛，也曾静下心来去尝试妈
妈传授给我的养花与插花技艺，却已不复从前

的感觉，或许是少了母亲的叮咛，或许是少了家

乡花店的味儿。

雨季来临，生意自然会少些。记忆中，我也

曾用大把的时间来摆弄眼前的花花草草。不知

从什么时候开始，在雨季总会有一位老奶奶进
来，静静地欣赏店里的鲜花，最后她把目光停留

在蔷薇上，选一株付钱离开。在这座岛上，蔷薇

大概是人们最常见的花朵之一，尤其到了这个

季节，街边墙边挤满了蔷薇。

可那个雨季，老奶奶一直没有出现，几番打

听，终于找到了独居在附近村庄的老奶奶，近日

她腿脚不便，所以没有出门。老奶奶家的篱笆墙

边种满了蔷薇，那么多的蔷薇，为什么还来买

呢？我忍不住问老奶奶。原来老奶奶的女儿名叫

蔷薇，病殁在几年前的雨季。看着老奶奶忧郁的

表情，就像没有禁锢的藤蔓在篱笆墙上攀爬，她

是多么希望能把蔷薇带回家，这满蹊的蔷薇也

许是她的全部。

我的全部何尝不是记忆里开着鲜花的洋山
抑或是眼前繁华的上海，想成长在家乡的怀抱，

却藏着无数个离家的梦想。“花径不曾缘客扫，

蓬门今始为君开”，花开花落，风光依旧。

抬头的瞬间，眼前的蔷薇花开得甚是好看。


